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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截面数据显示，截至 ２０１８ 年，在德国居住着 １０９１ 万

外国移民，占德国总人口 ８３００ 万的 １３． １％ ，延续了外国移民在德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

不断上升的趋势。 从外国人的自然特征来看，在规模上，外国移民人口数量在稳定上升；
在性别结构上，男性占比高；在年龄结构上，已经呈现出老龄化趋势。 从社会结构特征来

看，在来源国结构上，外国移民主要来自土耳其、波兰、叙利亚、罗马尼亚、意大利；在德国

的居留时间上，外国移民在德国的平均居留时间约为 １２ 年，土耳其人在德国的平均居留

时间最长；在地理分布结构上，西部各州的外国移民比例普遍大幅度高于东部各州；在婚

姻结构上，单身已经成为德国的外国移民最为普遍的状态。 外国移民在德国呈现出的不

同历史时期的人口学特征的差异，直接或间接地反映着德国政府移民政策变迁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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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联邦统计局发布的最新人口普查截面数据表明，２０１８ 年在德国居住的人口达到 ８３００ 万

人，比上一年增加了约 ２０ 万人。① 但 ２０１８ 年德国的人口增长量远小于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的，且德国的

人口增长完全来自净移民。 德国政府为促进人口的增长，采取了鼓励人口生育、放松对移民的控制

等措施，②致使在德国的外国移民的数量持续增长，已达 １０９１ 万人。③ ２０１８ 年德国有 １ ／ ４ 的人有移

民背景（如果一个人或至少一方的父母出生时没有获得德国公民身份，他或她就具有移民背景），
约 ２０８０ 万人。 根据人口普查微观的结果，该数据与 ２０１７ 年的 ２０３０ 万人相比增加了 ２． ５％ 。④ 德国

作为人口老龄化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国家，自 １９７２ 年起德国本土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便为负数，而
德国的外国移民⑤（包括移民和难民）已成为德国人口增加，尤其是劳动力市场的重要来源，是促进

德国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国内学术界近年来，尤其是 ２０１５ 年难民危机以来国内学术界对德国社会中的外国移民的研究

大多集中于外国难民问题上，而对外国移民在德国的研究集中于移民及其社会融入问题上，且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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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欧盟的难民危机、移民融入问题及其治理研究” （１７ＢＭＺ０９１）、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研究项目“当
今欧洲穆斯林移民问题研究”（２０１８ － ＧＭＢ －０６４）之研究成果。 感谢《世界民族》编辑部老师和外审专家的修改意见，作者文责自负。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ｓ 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 （Ｄｅｓｔａｔｉ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２０１９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ｂｅ Ｌｏｗｅｓｔ ｓｉｎｃｅ ２０１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ｄｅｓｔａｔｉｓ． ｄｅ ／ ＥＮ ／
Ｐｒｅｓｓ ／ ２０２０ ／ ０１ ／ ＰＥ２０＿０２２＿１２４１１．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０．

宋全成：《当代德国人口的社会学分析》，载《兰州学刊》，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
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 ｆü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 ｆｌüｃｈｔｌｉｎｇｅ， Ｄａｓ 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 ｉｎ Ｚａｈｌｅｎ ２０１８， Ｂｅｒｌｉｎ， ２０１８， Ｓ． １１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ｓ 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 （Ｄｅｓｔａｔｉｓ）：Ｏｎｅ ｉｎ ｆｏｕｒ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ｈａｄ ａ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ｉｎ ２０１８，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ｄｅｓｔａｔｉｓ． ｄｅ ／ ＥＮ ／

Ｐｒｅｓｓ ／ ２０１９ ／ ０８ ／ ＰＥ１９＿３１４＿１２５１１． ｈｔｍｌ，２０１９．
本文所指的外国移民是在德国生活的所有不具有德国国籍的人，按照联邦德国的《国籍法》和《移民法》关于外国人的相关政策

规定，在联邦德国拥有外国国籍、同时拥有德国国籍的公民在官方统计中不被视为外国移民。 外国移民的数量不仅与德国的移民情况

有关，而且其规模也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第一，在德国出生的外国移民，即第二代、第三代移民；第二，外国移民在德国的死亡；第三，外
国移民的归化入籍。



上研究成果甚少，只有发表于 １９９２ 年徐锦栋的《德国的外国人问题》以及 ２０１４ 年宋全成的《外国

人在德国的人口社会学分析》等少量论文。 国际学术界对德国的外国移民的研究多集中在德国历

史上的劳工移民①和 ２０１５ 年难民危机以来的德国难民政策的研究②。 自 ２０１５ 年爆发并成为二战

后最大的欧洲难民危机以来，德国已接纳了数以百万计的外国难民，更增加了外国移民在德国的数

量。 由此，对德国的外国移民研究再进入学术界的视野。
本文拟依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移民与难民局提供的 ２０１８ 年的截面数据和最新的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３１日的外国人数据，运用人口社会学的方法，从人口的自然特征（人口规模、性别结构、年龄结构）、
社会特征（来源国、在德居留时间、地理空间分布和婚姻状况）两个维度具体考察居住在德国的外

国人的结构性特征。

一、外国移民的自然结构分析

从人口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人口的自然特征包括人口的数量与规模、人口的性别结构、人口的

年龄结构等。
（一）德国的外国移民规模

人口规模是研究人口结构的基础。 任何一个国家当前的人口状况都是不同历史时期人口变迁

的结果，因此，为了深入研究目前德国的外国移民状况，应当从历史发生学的视角，观察一定历史时

期的人口状况的变化。③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联邦德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对劳动力、特别是外

国劳动力的需求不同，因此，外国人政策、特别是招募外国劳动力的“客籍工人”政策执行的宽严程

度有着较大的不同。
在 ２０ 世纪 ５０—７０ 年代，由于战后德国的经济与社会重建对劳动力的旺盛需求，而本国劳动力

无法满足这种需求，因此，引进了大量的意大利、希腊和土耳其的外国劳工，致使在德国的外国人的

数量激增。 １９７３ 年石油危机发生后，联邦德国停止执行“客籍工人”政策，导致在联邦德国的外国

人的数量锐减。 由此可见，在德国居住的外国移民规模变化存在着不同时代的显著差异，而德国关

于外国移民数量与规模的统计，有联邦统计局和联邦外国人登记中心（ＡＺＲ）两套数据。 “在联邦

统计局进行的外国移民计算中，所有登记和注销的外国移民都被统计在内，而在外国人登记中心的

统计中，只有在德国居住 ３ 个月以上的外国移民才被统计在外国人的数据中。 这就导致外国人登

记中心关于外国人的数量要低于联邦统计局的数量。 外国人登记中心关于外国人的数据更能进一

步反映出外国移民的具体国籍、外国移民居留期限和居留状况等更细致的差别。”④

笔者依据联邦外国人登记中心（ＡＺＲ）的数据，把从 ２００４ 年到 ２０１８ 年在德国居住的外国移民

数量制作成图 １。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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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ｒｍ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９（３）， ｐｐ． ６４２ － ６４６．

Ｓｃｈａｕｂ Ｍａｘ， Ｇｅｒｅｋｅ Ｊｏｈａｎｎａ， Ｂａｌｄａｓｓａｒｒｉ Ｄｅｌｉａ， “ Ｓｔｒａｎｇｅｒｓ ｉｎ Ｈｏｓｔｉｌｅ Ｌａｎｄｓ：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ｔｏ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ａｎｄ Ｒｉｇｈｔ⁃Ｗｉｎｇ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ｓ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５４， Ｉｓｓｕｅ ３ － ４， ２０２， ｐｐ． ６８６ － ７１７； Ｗｕｌｆ Ｒｅｉｎｅｒｓ，Ｆｕｎｄａ Ｔｅｋｉｎ，“ Ｔａｋｉｎｇ
Ｒｅｆｕｇｅ ｉｎ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ｏｆ Ｇｅｒｍａｎｙ’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ｉｎ ＥＵ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ＥＵ － Ｔｕｒｋｅｙ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Ｃｒｉｓｉｓ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Ｇｅｒｍ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 ２９， Ｉｓｓｕｅ １， ２０２０， ｐｐ． １１５ － １３０．

宋全成：《当代德国人口的社会学分析》，载《兰州学刊》，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
宋全成：《外国人在德国的人口社会学分析》，载《德国研究》，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
２００４ 年，联邦外国人登记中心（ＡＺＲ）进行了数据清理，因此，从 ２００４ 年之前的外国人口数据无法与前几年直接比较。



图 １　 ２００４ 年至 ２０１８ 年在德国的外国移民　 （单位：万人）①

图 １ 数据表明：
第一，２００４ 年至 ２０１０ 年之间在德国居住的外国移民规模较为稳定，在总体上呈上升趋势。

２００４—２０１０ 年尽管外国移民总量有所波动，但一直稳定在 ６７０ 万—６９０ 万之间，波动不大。 期间外

国移民数量变化最大的是 ２０１０ 年，比前一年增加了 ５． ９ 万人，增长率为 ０． ９％ 。 但伴随着全球化进

程的不断加快、全球一体化程度的加深以及德国人口总量的减少，②外国移民在德国总人口中所占

的比重总体上还是呈现上升趋势。
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可以用全球化理论和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来解释。
１．从全球化的理论来看，德国作为发达国家吸引了众多国际移民的目光，而能进入德国工作和

生活也成为众多国际移民的梦想。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世界进入了全球化的时代，跨越国境的资

本、技术、货物和人员的流动已经成为发达国家正常的社会现象。 尤其是作为欧盟国家经济与社会

发展强劲发动机的德国更是吸引了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众多国际移民前来工作

与生活。
２．按照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劳动力市场存在着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 该理论最早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７０ 年代初，由莱斯特·Ｃ．图罗（Ｌｅｓｔｅｒ Ｃ． Ｔｈｕｒｏｗ ）、Ｐ． Ｂ．德林格（Ｐ． Ｂ． Ｄｏｅｒｉｎｇｅｒ ）、Ｍ． Ｊ．
皮奥里（Ｍ． Ｊ． Ｐｉｏｒｅ）等人提出的。 该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存在一级和二级劳动力市场的分割。 一

级劳动力市场收入高、工作稳定、工作条件好、培训机会多、具有良好的晋升机制；教育和培训对提

高一级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收入具有显著作用。 而二级劳动力市场则与之相反，收入低、工作不稳

定、工作条件差、培训机会少、缺乏晋升机制，接受教育和培训对提高二级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收入

没有作用，并且这两级劳动力市场是彼此分割和较少流动。 在德国，本国国民由于受到良好的教育

和培训，因此，其国民多工作在体面的一级市场，而二级市场如建筑、家政、护理等行业无人问津。
这样，就不得不引进发展中国家的移民，来满足对二级劳动力市场的需求。 从二战以后德国的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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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来看，由于缺乏二级市场的劳动力，德国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起就持续从发展中国家如土耳其等

国引进客籍工人，即使在 ２１ 世纪 ２０ 年代的今天，引进外国的客籍劳工，满足二级劳动力市场的需

求，依然是德国政府劳动力市场调节的重要手段。
第二，自 ２０１０ 年以来，居住在德国的外国移民数量、特别是难民的数量持续上升。 尤其是 ２０１５

年难民危机以来，德国的外国移民和难民的数量急剧增加。 ２０１５ 年，针对不断升级的难民危机，德
国政府采取了欢迎难民的积极政策。 一方面，德国率先于 ８ 月 ３１ 日放弃了《都柏林公约》中第一责

任国的原则，直接接纳难民的登记和临时安置；另一方面，德国高举人道主义救援的大旗，慷慨接纳

了入境欧洲 １３０ 万难民当中的 ９５ 万人进入德国。①

到 ２０１６ 年，居住在德国的外国移民突破了 １０００ 万。 当欧盟中的东欧国家拒绝难民的进入、西
欧国家对难民采取谨慎观望的时刻，而德国实施欢迎难民的政策，其原因就在于：一是德国历届政

府反省纳粹德国的法西斯历史，形成了接纳难民的传统。 二战结束后处于对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

的历史反省，德国历届政府对在德国提出难民庇护的申请者给予了更多的宽容和接纳，由此，德国

成为欧洲国家中接纳难民最多的国家。 二是德国人口老龄化的现实，迫使德国政府不得不引进包

括难民在内的外国移民，以弥补德国劳动力市场、特别是二级劳动力市场的不足。 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代，由于德国妇女生育意愿的下降和人口出生率的持续降低以及预期寿命的延长，德国已成为欧盟

国家中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 为了德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无法提高生育率的背景

下，引进外国移民与难民、特别是青壮年移民与难民就成为德国政府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重

要途径。
第三，自 １９９０ 年两德统一到 ２０１８ 年底，居住在德国的外国移民数量已从 ５９０ 万增加到 １０９１

万。 在 ２０１５ 年难民危机之后的 ３ 年中，在德国居住的外国移民的数量继续增加。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底，
联邦外国人登记中心（ＡＺＲ）登记了 １０９１ 万外国人，与上一年相比增长了 ２． ７％ ，外国移民在德国

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已经上升至 １３． １％ 。 毫无疑问，德国已成为非传统意义上的现代移民国家。②

在欧盟的成员国中，除法国以外，德国是接纳外国移民，尤其是穆斯林移民最多的国家。 这与在德

国形成移民网络链紧密相关。 移民网络链理论认为，当来自同一族群或同一宗教或文化的外国移

民达到一定的规模时，由于族源、宗教或文化的原因，这些移民就会形成联系紧密的移民链条。 这

些移民链条对于外国移民的同胞而言，不仅可以提供准确的移民信息，进而激励他们加入国际移民

的行列，并且在移民抵达后、没有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提供生活上的支持服务。 德国在实施客籍

劳工政策的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有大约 ３００ 多万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移民留在德国。 此后，
大量来自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等国家的穆斯林移民纷纷来到德国。 毫无疑问，在德国的穆斯林

移民链对于德国的穆斯林移民的快速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性别结构

依据联邦统计局、联邦外国人登记中心（ＡＺＲ）的相关数据，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在德国外

国人登记中心记录的外国移民已达到 １０９９． ９３ 万，按照不同年龄阶段的外国移民性别及比

例见图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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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德国外国人口的年龄结构　 （单位：人）①

图 ２ 的相关数据表明：
第一，在德国居住的外国移民性别比基本均衡，男性略高于女性。 在德国外国人登记中心记录

的近 １１００ 万外国人中，大多数是男性，占比 ５３． ７％ ，女性所占比例为 ４６． ３％ 。 从生物学与人口学

的意义上看，如果没有人为的干预，男女出生的性别比和男女总性别比都是男性高于女性。 而在成

年以后，人口的迁移流动具有一定的性别选择性，即男性比女性更倾向于流动和迁移。② 在德国居

住的外国移民性别比大体正常，不仅符合出生性别比的一般规律，而且可以通过人口迁移理论中成

年男性更倾向于流动和迁移的规律予以解释。 且由于 ２０ 世纪 ５０—７０ 年代德国与意大利、土耳其

等国家签署劳工协议，引入了大量的男性劳动力，造成外国移民的性别比例严重失调；但 ２０ 世纪

７０年代中期以后伴随着大量男性劳动力的回迁和家庭团聚政策的实施，许多女性作为家属进入德

国，于是外国人的性别比逐渐走向正常。
第二，处于劳动年龄阶段的外国移民性别比较高，非劳动年龄段的移民性别比较为均衡。 由于

德国人口的高度老龄化，总体呈现年轻化的外国移民是德国劳动力的重要来源。 由下表 １ 可知，性
别比最大的年龄段是 １８—２５ 岁，性别比为 １． ３８，也就是说，每 １００ 个女性对应着 １３８ 个男性。 图 ２
中也可直观地看出，劳动年龄人口的性别差异最为明显，处于各个年龄段的平均性别比为 １． ２０，表
明每 １００ 个女性劳动力对应着 １２０ 个男性劳动力。 非劳动年龄人口的性别比与劳动年龄人口性别

比相比较为均衡。 ２０１８ 年，１６ 岁以下的性别比为 １． ０８，即每 １００ 个 １６ 岁以下的女性未成年人口，
对应有 １０８ 个男性未成年人口。 ６５ 岁以上的人口性别比为 ０． ９７，即每 １００ 个 ６５ 岁以上的女性老

年人口，对应 ９７ 个男性老年人口，这与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高于男性的规律相吻合。
（三）年龄结构

人口年龄结构指一定时间、一定地区各年龄组人口在全体人口中的比重，通常用百分比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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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人口年龄结构是最基本的人口结构，是社会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影响着社会结构的诸多

方面。① 在德国的外国移民分年龄段的年龄结构可见表 １。
表 １　 德国外国移民年龄结构及性别结构一览表　 （单位：人）②

年龄段 总量
年龄

段比例

其他

男性 百分比 女性 百分比 不明
男性份额 女性份额

１６ 岁以下 １４１９１７３ １２． ９％ ７３４５８６ １２． ４％ ６８０９０３ １３． ４％ ３６８４ ５１． ８％ ４８． ２％

１６—１８ 岁 １５９２９５ １． ４％ ８７１２７ １． ５％ ７１９５６ １． ４％ ２１２ ５４． ７％ ４５． ３％

１８—２５ 岁 １１５７２０２ １０． ５％ ６６９７４１ １１． ３％ ４８６１５０ ９． ６％ １３１１ ５７． ９％ ４２． １％

２５—３５ 岁 ２４２４５９９ ２２． ０％ １３４２２５０ ２２． ７％ １０７９０７６ ２１． ２％ ３２７３ ５５． ４％ ４４． ６％

３５—４５ 岁 ２１６０９９２ １９． ６％ １１４８８６４ １９． ５％ １００９９８３ １９． ９％ ２１４５ ５３． ２％ ４６． ８％

４５—５５ 岁 １６９８５９７ １５． ４％ ９１２２８４ １５． ５％ ７８５１７３ １５． ４％ １１４０ ５３． ７％ ４６． ３％

５５—６５ 岁 ９７７８６１ ８． ９％ ５１６５９４ ８． ７％ ４６０７７１ ９． １％ ４９６ ５２． ８％ ４７． ２％

６５ 岁以上 １００１３６０ ９． １％ ４９２８４４ ８． ３％ ５０８２６８ １０． ０％ ２４８ ４９． ２％ ５０． ８％

暂无信息 ２４６ ０ １１６ ０ １２２ ０ ８ ４７． ２％ ５２． ８％

合计 １０９９９３２５ １００． ０％ ５９０４４０６ １００． ０％ ５０８２４０２ １００． ０％ １２５１７ ５３． ７％ ４６． ３％

表 １ 相关数据表明：
第一，在德国居住的外国移民年龄结构尽管呈现出老龄化的特征，但与德国人相比，年龄结构

相对年轻。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标准，如果一个国家 ６０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达到总人口的 １０％
或 ６５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达到总人口的 ７％ ，那么这个国家就已经属于老龄化的国家。 而居住

在德国的外国移民 ６５ 岁以上的年龄组占了外国总人口的 ９． １％ ，已经呈现老龄化的特征。 但对于

人口高度老龄化的德国来说，相对年轻的外国移民依然是宝贵的劳动力资源。 首先，２０１８ 年居住

在德国的外国移民平均年龄为 ３７． ６ 岁，处于劳动年龄的青壮年占绝大比例。 外国移民规模最大的

年龄组为 ２５—３５ 岁，占全部外国移民数量的 ２２％ 。 其次，在近 １１００ 万外国移民中，１６—６５ 岁的劳

动力高达 ８５７ 万人，占 ７８％ ；其中 １８—４５ 岁之间的青壮年劳动力高达 ５７４ 万人，占外国劳动人口的

６６． ９％ 。 在本土人口的老龄化日益严重的德国，这些处于劳动年龄的外国移民无疑是德国劳动力

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１６ 岁以下年龄组的外国移民比例偏低，但总体数量略有上升。 根据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１ 日生

效的新德国移民法规定，根据不同情况，该类外国移民三年或五年转为永久居留许可（作为非欧盟

国的第三国公民可以通过在德国设立公司，并在此基础上申请雇佣目的临时居留许可，三年或者五

年后转德国的永久居留），八年后可归化入籍。 对于父母不是德国人而与德国没有关系的外国公

民，只可通过授予或入籍的方式取得德国公民权，在德国居留 ８ 年以后即可申请入籍。③ 因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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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新：《人口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第 １５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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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公民的新生子女通过不同的方式获得了德国国籍，由此导致，１６ 岁以下这一年龄段的外国未成

年人数下降。 ２０１８ 年，未满 １６ 岁的人口比例略有上升，占外国移民的比例从 ２０１７ 年的 １２． ３％上

升至 １２． ９％ ，增加了 ９６２９２ 人。 从欧洲移民的历史进程来看，如果说，英国的移民政策模式是多元

文化模式、法国的是同化移民政策模式，那么，德国的就属于拒斥的移民政策模式。 尽管早在 ２０ 世

纪末、２１ 世纪初，德国就已成为非传统意义上的现代移民国家，但在精英政治和政府的层面上，始
终否认作为现代移民国家存在的现实。 直到 ２００５ 年之后，德国才逐渐放松了移民归化入籍的严格

限制，越来越多的外国未成年移民加入德国国籍。 这是导致外国移民中的未成年人的比例偏低的

重要原因。

二、外国移民的社会结构考察

从人口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人口的社会结构包括来源国结构、居留期限结构、婚姻结构和地理

空间分布结构等。
（一）外国移民的来源国结构分析

外国移民的来源国结构是分析外国移民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研究德国的外国移民这一

特殊群体，必然要对其来源国结构进行分析。 根据联邦外国人登记中心（ＡＺＲ）的数据，德国的外

国移民来源国构成，见表 ２。
表 ２ 　 ２０１８ 年德国的外国移民来源国构成（％）①

来源国 总计 百分比

土耳其 １４７４２２３ １３． ４％

波兰 ８６２００６ ７． ８％

叙利亚 ７５７３２１ ６． ９％

罗马尼亚 ７１３７８３ ６． ５％

意大利 ６４５３６７ ５． ９％

克罗地亚 ４０１６９０ ３． ７％

希腊 ３６３５５６ ３． ３％

其他国家 ５７８１３７９ ５２． ５％

首先，从外国移民来源国结构来看，２０１８ 年，德国的外国移民主要来自土耳其、波兰、叙利亚、
罗马尼亚和意大利。 其中，土耳其是外国移民的第一大来源国，土耳其公民构成了德国最大的外国

人群体，共有 １４７４２２３ 人，占外国移民总量的 １３． ４％ 。 外国移民的第二大来源国是波兰，共有

８６２００６ 人，占比 ７． ８％ ，第三大来源国是叙利亚，共有 ７５７３２１ 名国民居住在德国，占比 ６． ９％ 。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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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 年 ３ 月到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在德国居住的叙利亚人口从 ７１３０００ 人增长到 ７５７０００ 人，增长了

６． ２％ 。 第四大来源国是罗马尼亚。 来自罗马尼亚的移民从 ６４５０００ 人增长至 ７１４０００，增长了

１０． ７％ 。 从二战后德国移民的历史进程来看，德国政府在五六十年代，先后与土耳其、意大利、波
兰、希腊等国家都签署过引进外国劳工的协议，其中土耳其的客籍劳工规模最为庞大，且居留在德

国的土耳其人也最多。 在 ２０１５ 年难民危机后，由于德国实施“友好欢迎”的积极难民政策，导致大

量的叙利亚难民涌入，直至 ２０１６ 年元旦发生的科隆集体性侵案，政府才逐渐收紧了欢迎难民的积

极政策。 在此过程当中，德国已经接纳了 ９５ 万名外国难民入境，而叙利亚人在德国的人口数量出

现大幅度增加。
其次，从是否来自欧盟成员国的视角来看，德国境内的外国移民来源主要来自非欧盟成员国。

按照欧盟的统计标准，外国移民可以区分为欧盟成员国的外国移民和非欧盟成员国的外国移民。
德国对欧盟成员国的外国移民又有进一步的细分。 以外国移民来源国是否属于欧盟成员国为标

准，笔者依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的相关数据，德国的欧盟成员国外国移民与第三国外国移民的具体数

量与比例制成表 ３。
表 ３ 　 ２０１８ 年德国外国移民中欧盟国民与第三国国民构成　 （单位：人）①

外国移民 总计 百分比

欧盟国家 １４（原） ２０３２５４９ １８． ５％

欧盟国家 １０（新） １３３１５２０ １２． １％

欧盟国家 ２（新） １０５７３１４ ９． ６％

克罗地亚 ４０１６９０ ３． ７％

第三国国民 ６１７６２５２ ５６． ２％

总计 １０９９９３２５ １００． ０％

表 ３ 的数据表明，目前居住在德国的近 １１００ 万外国移民中，只有 ４８２ 万来自欧盟成员国，占比

约为 ４３． ８％ ，而第三国外国移民达到了 ６１７． ６ 万人，占德国的外国移民总量的 ５６． ２％ 。 从历史发

生学的角度来看，属于欧盟成员国的外国移民的规模是伴随着欧盟的东扩而不断增加的。 ２００４ 年

５月 １ 日欧盟东扩之前，原欧盟成员国居住在德国的外国移民总量已经超过了 ２００ 万。 ２００７ 年，随
着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加入，在德国的欧盟移民增加了 ２４０ 万。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克罗地亚加入

欧盟，在德国居住的来自欧盟的外国移民数量再次增加了 ４０． ２ 万人。 因此与非欧盟成员国的外国

移民相比，德国境内第三国的外国移民总量远远超过欧盟成员国的公民总量。
最后，按外国移民出生地是否在德国的情况来看，在外国出生的外国移民总量达到 ９５９． ３ 万，

占外国移民总量的比例高达 ８７． ２％ ；而在德国出生的外国移民只有 １４０． ５９ 万，占比 １２． ８％ 。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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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 ｆü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 ｆｌüｃｈｔｌｉｎｇｅ， Ｄａｓ 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 ｉｎ Ｚａｈｌｅｎ ２０１８， Ｂｅｒｌｉｎ， ２０１８， Ｓ． １１８．
另注：其中“欧盟国家 １４（原）”指 ２１ 世纪前加入欧盟的国家（不包括英国）；“欧盟国家 １０（新）”指于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１ 日加入欧盟的

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塞浦路斯、马耳他、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等十个国家；“欧盟国家 ２（新）”指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加入欧盟的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克罗地亚加入欧盟。



德国联邦统计局其他相关数据，外国移民的出生地情况可见表 ４。
表 ４ 　 ２０１８ 年按出生地分列的德国外国移民及比例①　 （单位：人）

来源国 总计 百分比 在德国出生 百分比 在外国出生 百分比

土耳其 １４７４２２３ １３． ４％ ４０５０７１ ２７． ５％ １０６９１５２ ７２． ５％

波兰 ８６２００６ ７． ８％ ４５６７１ ５． ３％ ８１６３３５ ９４． ７％

叙利亚 ７５７３２１ ６． ９％ ７０２８４ ９． ３％ ６８７０３７ ９０． ７％

罗马尼亚 ７１３７８３ ６． ５％ ４１４５２ ５． ８％ ６７２３３１ ９４． ２％

意大利 ６４５３６７ ５． ９％ １５６４１１ ２４． ２％ ４８８９５６ ７５． ８％

其他国家 ６５４６６２５ ５９． ５％ ６８７０１１ １０． ５％ ５８５９６１４ ８９． ５％

总计 １０９９９３２５ １００． ０％ １４０５９００ １２． ８％ ９５９３４２５ ８７． ２％

表 ４ 的数据表明：
１．在德国的外国人主要是出生在德国本土以外，而后移民到德国的外国人。 居住在德国的近

１１００ 万外国移民当中，仅有 １４０． ５９ 万在德国本土出生，占比 １２． ８％ ，是具有外国国籍的第二代或

第三代移民。 而在外国出生的外国移民人数达到 ９５９． ３ 万，占外国移民总量的 ８７． ２％ 。 这说明，在
德国的近 １１００ 万外国移民中，绝大部分是迁移到德国的。 这一方面进一步验证了德国的外国移民

归化入籍政策上的严格；另一方面，也说明德国在接纳移民与难民方面的开放性和宽容性。 如简化

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富汗等战争难民申请者的入境与接纳手续，从而接纳了数以百万计的叙利亚、
伊拉克和阿富汗等战争难民。
２．从外国移民来源国的出生地结构来看，来自土耳其、意大利的外国移民在德国出生的比例较

高。 第一大来源国的土耳其，总量达到了 １４７． ４ 万人，在德国出生的人数是 ４０． ５ 万人，占 ２７． ５％ ，
第二大来源国的意大利，移民总量是 ６４． ５ 万人，在德国出生的人数是 １５． ６ 万人，占比是 ２４． ２％ 。
而在德国外国移民的五大来源国中，在德国出生的具有波兰国籍的移民比例仅为 ５． ３％ ；罗马尼亚

略高于波兰，占 ５． ８％ ；叙利亚为 ９． ３％ 。 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一是移民历史与政策因

素。 从历史上来看，德国在二战后实施“客籍劳工”政策，从意大利和土耳其引进了数以千万计的

外国劳工，以满足德国的经济与社会重建而对劳动力的强烈需求，尽管在合同期满后，绝大多数的

客籍劳工回到了自己的祖籍国，但仍有数以百万计的客籍工人由于多种原因而滞留德国。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伴随着“石油危机”的发生和欧洲国家经济与发展出现滞涨的特征，德国停止了客籍工人

政策，但接着又从人道主义和人权的角度，实施了家庭团聚政策。 通过家庭团聚政策，土耳其、意大

利两国的家庭成员来到德国并长期居留。 这也导致上述两国的移民在德国出生的比例相对较高。
由此，两国的外国移民成为德国常住人口中外国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是鼓励生育的现实因素。
来自叙利亚的外国移民在德国的出生率高达 ９． ３％ ，位居土耳其和意大利之后，原因在于近年来的

叙利亚危机导致大量数以十万计的叙利亚难民来到德国，由此导致在德国出生的叙利亚移民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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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 ｆü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 ｆｌüｃｈｔｌｉｎｇｅ， Ｄａｓ 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 ｉｎ Ｚａｈｌｅｎ ２０１８， Ｂｅｒｌｉｎ， ２０１８， Ｓ． １１７．



例急剧升高。 从家庭与生育文化的视角来看，伊斯兰教历来有崇尚和鼓励生育的文化传统，这不仅

体现在备受欧洲国家诟病的一夫多妻家庭模式上，而且也有其多子多福的文化影响。 这都使得在

德国的叙利亚的难民或移民有较高的出生率。
（二）居留时间结构分析

居留时间的长短是人口的社会结构的重要内容。 尤其是在国际移民的研究和实践中，居留时

间是签证发放、移民管理和移民社会融合的重要统计指标。 在不同的国家中有着不同的居留时间

统计标准。 按照德国统计局的相关规定，一般将外国人的居留时间分为 １ 年以下、１—４ 年、４—６
年、６—８ 年、８—１０ 年、１０—２０ 年、２０—３０ 年和 ３０ 年以上。 依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的相关数据，分国

别的外国人在德国的居留时间结构见表 ５。
表 ５　 ２０１８ 年按居住时间分列的德国的外国移民①　 （单位：人）

国　 籍 总计 不详 不到 １ 年 １—４ 年 ４—６ 年 ６—８ 年 ８—１０ 年 １０—２０ 年 ２０—３０ 年
３０ 年

以上

平均居留

时间 ／年

土耳其 １４７４２２３ １７４５３９ ２５８９６ ５２８４９ ２２７８８ ２１９１３ ２０５４５ １８３１００ ３７１６４３ ６００９５０ ２３． ５９

波　 兰 ８６２００６ ８４５１５ ６４８５５ １９６４０３ １３５８９５ １０４３８１ ４６６４０ １４９８８２ ６９３５７ ２６８８５ ８． ９９

叙利亚 ７５７３２１ １６４８５ ５１５５９ ５６２１３５ ９６４８０ １２１５９ ３３６５ ９４２３ ８７９５ ８２０ ３． ２４

罗马尼亚 ７１３７８３ ６２３６８ １１５０３４ ２７１６８２ １２４７５８ ６６０４６ ２９１５６ ３２０７９ １３４５２ １７８９ ４． ５２

意大利 ６４５３６７ ８１９６２ ２９０７０ ８０５９９ ４６４１８ ２３７８５ １１９５６ ５１１５２ ７６６８８ ２２８９２７ １８． ７３

克罗地亚 ４０１６９０ ４２７０９ ３５１５１ １１２４３３ ４０３９１ ５６１０ ３４００ １８４０１ ２７５４３ ９６７５２ １３． ０６

希腊 ３６３５５６ ４４８０６ １４６０７ ４６４７８ ３０５８５ ２６４２２ ７３７２ ２８７３８ ４１１３６ １０７６９３ １７． ２２

保加利亚 ３４３５３１ ３１４０１ ４２３５６ １２０８４０ ６１５０８ ３８８１２ ２０８２６ ２２２５１ ７２０３ １３０７ ５． ２１

阿富汗 ２５８２６１ ７６２５ １１０７９ １７３３０１ ２３８１６ １４７０１ ９５８１ ８４７７ １０３６５ １３８５ ４． ６５

俄罗斯 ２５５２４２ １３６６７ １３０３０ ４１５３６ ２５３３２ １８８４５ １２６５３ １００４５９ ８６０３８ ８５８ １３． ９５

外来移民

总量
１０９９９３２５ ９３７０７２ ８１９３０６ ２９０９１５９ １１２４５７９ ６５６８９４ ３６８８０９ １３４５３６８ １２２６０５７ １６０２０８１ １１． ９５

表 ５ 的数据表明：
首先，外国移民在德国的平均居留时间较长，约为 １２ 年。 相关数据表明，在德国居住的外国移

民有 ２８０ 万人在德国居住了 ２０ 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占比 ２５． ７％ ；有 ３５０ 万人在德国居住的时间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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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ｆü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 ｆｌüｃｈｔｌｉｎｇｅ， Ｄａｓ 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 ｉｎ Ｚａｈｌｅｎ ２０１８， Ｂｅｒｌｉｎ， ２０１８， Ｓ． １２０．
注：外国居民的居留时间是从首次入境德国到最后一次出国的时间，并计入中断时间（不包括在国外停留的时间），数据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过 １５ 年，占比 ３２％ ；有 ４２０ 万人在德国居住的时间超过 １０ 年，占比 ３７． ９％ 。 之所以外国移民在德

国的平均居留时间较长，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德国战后历来有欢迎移民和难民的积极政策，这是

国际移民和难民愿意移民德国的重要原因。 无论在冷战时期，还是在后冷战时期，德国是欧洲国家

中接纳移民，尤其是难民最多的国家。 由此，到德国工作和生活成为众多国际移民和难民庇护申请

者的目标。 二是德国给予外国移民和难民的社会福利水平较高。 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德国给予

外国移民、特别是难民庇护申请者以货币补助、食物供给和免费的教育和医疗等更高的社会福利。
三是德国对反歧视、反种族主义的法律相对健全，对歧视外国移民和种族主义的思潮和行为给予严

厉的打击，全社会形成了对移民和难民的尊重。 由此，外国移民和难民庇护申请者更愿意在德国居

留。 这也是外国移民在德国的平均居留时间较长的根本原因。
其次，外国人在德国居住时间呈现出典型的国别结构性差异。 一是居住时长 １０ 年以上的外国

移民主要来自土耳其、意大利和希腊。 居住 １０ 年以上的土耳其人占 ７８． ４％ ，意大利移民占５７． ６％ ，
希腊移民占 ５３． ２％ 。 这与德国政府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到 ７０ 年代实施的客籍工人政策紧密相关。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出于国家经济和社会重建的需求，德国面对战争导致的劳动力的缺乏，
相继与其他国家签署引进劳工协议或双边协议，大量引进外国劳动力，参与经济重建和社会发展。
１９５５ 年联邦德国与意大利、１９６０ 年与西班牙和希腊、１９６１ 年与土耳其签署了引进劳工的协议，由
此德国进入了“客籍工人时代”。① 而大量的在德国长期居住的外国移民实质上是德国实行客籍工

人政策的副产品，并且这个群体的规模由于德国 ７０ 年代以后终止招募劳工政策、实施家庭团聚政

策而变得日益庞大。 二是在德国居留时间平均不到 ５ 年的外国移民，主要来自于叙利亚、阿富汗。
他们在德国的平均居留时间在 ３—５ 年之间。 在德国居留的外国移民中，来自叙利亚的移民在德国

的居留时间平均只有 ３． ２４ 年，来自阿富汗的移民在德国的居留时间平均只有 ４． ６５ 年。 来自叙利

亚和阿富汗的移民之所以在德国的居留时间很短，原因在于，这些来自战争地区的移民多是 ２０１５
年难民危机前后进入德国的。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以前，德国政府简化难民庇护甄别程序，直接给予阿富

汗难民庇护申请者以难民身份，２０１５ 年 ９ 月以后，面对着汹涌澎湃的难民潮，德国政府放弃《都柏

林公约》中第一责任国的原则，再次简化甄别程序，直接给予来自叙利亚和阿富汗的难民庇护申请

者以难民的合法身份，准许其进入德国并给予安置。 这是来自叙利亚和阿富汗的移民平均居留时

间不足 ５ 年的主要原因。
（三）地理空间结构分布

地理空间结构分布是人口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外国移民分布的地理空间结构一方面表

明外国移民的真实分布现状，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影响外国移民社会融入的重要因素。 德

国联邦统计局和移民和难民局提供的外国移民的地理空间分布的数据表明，外国移民在德国的地

理空间分布并不是均匀的，而是呈现出明显的差异特征。
首先，外国移民在德国各州的地理分布呈现出明显的东西部地区差异特征。 “为了分摊安置

难民的压力，联邦制的德国按照各联邦州在分摊财务或者其他资源时的一贯做法，采取‘柯尼斯坦

分配比例’，按照税收占 ２ ／ ３、人口占 １ ／ ３ 的标准确定各州分摊比例。 该比例由德国科学联席会每

年重新确定，２０１５ 年的分摊方案是依据 ２０１３ 年的数据制定，其中北威州分摊到的比例高达 ２１％以

上，而压力最小的不来梅州仅需承担 ０． ９４％的难民配额。”②由此导致西部各州的外国移民比例普

遍大幅度高于东部各州。 西部各州外国移民的比例在 ８． ０％到 １８． １％之间，其中北莱茵 －威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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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伦州有着最为庞大的外国移民规模，占全部外国移民的 ２３． ６％ 。 而东部各州除柏林外，均在

４． ５％到 ４． ９％之间。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由于柏林包含了东柏林与西柏林，特别是西柏林拥有

较高的外国移民比例，因此，柏林的外国移民比例才较高。 这是由于德国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水平较高，因而对劳动力的需求也更多；反之，德国东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所以对于劳

动力的需求较少。 能够提供的工作机会也比东部地区少，因此，德国西部各州的外国移民的比例普

遍大幅度高于东部各州。 如表 ６ 所示。
表 ６ 　 ２０１８ 年联邦德国各州外国移民地理分布及所占比例一览表①　 （单位：人）

州名 全部人口 外国移民 比例

联邦德国西部各州

石勒苏益格 －荷尔斯泰因州 ２８９６７１２ ２３２９５５ ８． ０％

汉堡州 １８４１１７９ ３０２２６５ １６． ４％

下萨克森州 ７９８２４４８ ７４９６９４ ９． ４％

北莱茵 －威斯特法伦州 １７９３２６５１ ２３７８７５１ １３． ３％

不来梅州 ６８２９８６ １２３８９６ １８． １％

黑森州 ６２６５８０９ １０１３２５０ １６． ２％

巴登 －符腾堡州 １１０６９５３３ １７２０９７５ １５． ５％

巴伐利亚州 １３０７６７２１ １７２６７９０ １３． ２％

莱茵兰 －法尔茨州 ４０８４８４４ ４５２７２３ １１． １％

萨尔州 ９９０５０９ １０９７５１ １１． １％

联邦德国东部各州

图林根州 ２１４３１４５ １０５６２９ ４． ９％

萨克森州 ４０７７９３７ １９８５５８ ４． ９％

萨克森 －安哈尔特州 ２２０８３２１ １０８１３１ ４． ９％

勃兰登堡州 ２５１１９１７ １１８０２７ ４． ７％

柏林州② ３６４４８２６ ６７５２１０ １８．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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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作者依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制作。
“柏林州”的数据包括东柏林和西柏林的所有外国人。



其次，从表 ６ 可见各联邦州外国移民的国籍构成同样存在结构性差异特征。 来自土耳其的移

民主要居住在柏林、汉堡、不来梅以及北莱茵 －威斯特法伦州；来自波兰的移民比较偏向聚集于梅

克伦堡 －前波莫瑞、勃兰登堡州等东北部联邦州；来自罗马尼亚的移民大多居住在莱茵兰 －法尔茨

州。 造成这种分布的原因与移民传统、移民网络、地理位置等因素相关。 首先，西德政府在 １９６６ 年

到 １９６８ 年为了战后经济与社会的恢复与重建，先后与土耳其等国签署了引进劳工的协议。 其次，
按照现代移民网络理论，“众多移民一旦聚集在一起，就会基于地缘或血缘关系，产生出有利于他

们生存和发展的移民网络，这一移民网络不仅紧密联系着已经在移民国生存的移民，而且会与移民

的来源地建立紧密的网式结构或链式结构，由此带动更多的移民进入移民国”①。 最后，来自波兰

的移民聚集在德国东北部各州的原因则是该地区与波兰本土的地理位置接近，存在地缘聚集优势。
（四）婚姻结构分析

婚姻与家庭是两个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人口社会学概念，两者不仅与个人生活息息相关，而
且也与整个社会的发展、变迁、稳定和谐紧密相连。② 因此，外国移民的婚姻结构是当代德国外国

移民的社会结构的重要内容。 德国联邦统计局提供的外国移民的婚姻结构状况见表 ７。
表 ７　 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１８ 年德国的外国移民婚姻状况一览表③　 （单位：人）

年份 单身 占比 已婚 占比 丧偶 占比 离婚 占比

２０１４ 年 ３２９７５７８ ４３． ０％ ３７０５５１８ ４８． ３％ １５５４７７ ２． ０％ ５０８０３１ ６． ６％

２０１５ 年 ３８０１９０９ ４４． ７％ ４００８０８１ ４７． １％ １６０６０９ １． ９％ ５３２９５０ ６． ３％

２０１６ 年 ４２９３４１５ ４６． ２％ ４２８２６４５ ４６． １％ １６６０７５ １． ８％ ５５６０９５ ６． ０％

２０１７ 年 ４５９２４４５ ４６． ７％ ４４７６９８５ ４５． ６％ １７９７８０ １． ８％ ５７５７２０ ５． ９％

２０１８ 年 ４７３５４６５ ４６． ９％ ４５９０６３５ ４５． ４％ １９１４８５ １． ９％ ５８８８２５ ５． ８％

表 ７ 的数据表明：
第一，在德国的外国移民单身人口一直处于上升的状态，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单身人口占外国移民

的比例从 ４３． ０％ 、４４． ７％ 、４６． ２％ 、４６． ７％上升到 ４６． ９％ 。 ２０１８ 年德国的外国移民单身人口达 ４７３．
６ 万，占全部外国移民的 ４６． ９％ 。 从 ２０１６ 年起，单身外国移民所占比重始终超过了已婚人口数量，
单身状态已成为德国的外国移民最为普遍的基本特征。 出现这一特征的原因，一是单身难民的大

量涌入。 ２０１４ 年以来，众多来自叙利亚、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国的难民，多不是以家庭的方式、而是

以个人或单身的方式进入德国居留的。 二是欧盟成员国外国移民的结婚年龄推迟和不结婚的倾向

显著。 由于受教育年限的延长和个人享乐主义思潮的泛滥，结婚年龄呈现出不断延迟，甚至是终生

不结婚的倾向。 由此，造成德国的外国移民较大比例的单身状态。
第二，已婚外国移民数量呈现出缓慢下降的特征。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已婚的外国移民占外国移民

总量的比例从 ４８． ３％ 、４７． １％ 、４６． １％ 、４５． ６％下降到 ４５． ４％ 。 ２０１８ 年，１０９１ 万外国移民中处于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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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作者依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制作。



婚状态的只有 ４５９． １ 万，占 ４５． ４％ ，由此可见，外国移民与德国本土人口一样，结婚的意愿并不

太强烈。
第三，丧偶的外国移民所占比例一直稳定在 ２． ０％左右。 但离婚的外国移民所占比例逐步下

降。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丧偶的外国移民所占外国移民总量的比例分别是 ２． ０％ 、１． ９％ 、１． ８％ 、１． ８％
和 １． ９％ 。 而离婚率在缓步下降，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离婚的外国移民所占外国移民总量的比例分别是

６． ６％ 、６． ３％ 、６． ０％ 、５． ９％和 ５． ８％ 。 这与德国本土居民的离婚率居高不下形成了鲜明对照。 出现

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与来自第三国的外国移民、特别是穆斯林难民有关。 众所周知，进入 ２１ 世纪、
特别是 ２０１１ 年“阿拉伯之春”以来，由于中东国家如叙利亚、伊拉克和北非地区的某些国家如利比

亚等国家的社会动荡与局部的部族冲突，数以百万计的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沦为国际难民。 由

于移民历史传统、移民网络和地缘因素的影响，这些穆斯林难民多到德国申请难民身份，而德国又

给予了慷慨的接纳。 再加上原先就在德国居住和生活的数以百万计的同样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

移民，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族群在德国异常庞大。 至今，穆斯林族群已成为德国最大的外来族

群，而伊斯兰教也已成为最大的外来宗教。 伊斯兰教十分强调婚姻的严肃性、神圣性和稳定性。 尽

管伊斯兰教允许离婚，但离婚是人们在各种努力都失败的情况下，采取的万不得已的手段，因此，要
谨慎对待。 由此，保证了广大的穆斯林族群的家庭和婚姻的稳定性。

三、结论与前景

通过上述外国人在德国的人口社会学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方面，在德国的外国移

民的规模、比例都在稳步上升，性别比正在趋于正常，年龄结构呈现出老龄化的趋势。 另一方面，外
国移民的来源国结构呈现出较大的不稳定性，而居留时间结构、地理分布空间结构和婚姻结构则呈

现出相对稳定的特征。 从外国移民在德国的未来发展趋势来看，德国的外国移民规模及所占比例

将呈现出缓慢增长的态势，德国的族群将日益多元化。
第一，从人口规模、性别结构与年龄结构来看，外国人在德国的人口规模在逐渐扩大，性别比男

性略高于女性，年龄结构呈现老龄化的趋势。 就人口规模而言，２０１０ 年以前德国的外国移民规模

较为稳定，２０１０ 年至今一直呈上升趋势，２０１５ 年、２０１６ 年由于难民危机期间德国实施的欢迎难民

的积极政策导致外国移民数量剧增，２０１６ 年居住在德国的外国移民规模突破了 １０００ 万，而后在

２０１７ 年、２０１８ 年由于实施了紧缩的难民政策，外国移民急剧上升的趋势受到遏制而逐步稳定。 就

性别结构而言，在德国居住的外国移民性别比基本均衡，男性略高于女性；处于劳动年龄阶段的人

口性别比较高，非劳动年龄段的人口性别比较均衡。 这是由于 ２０ 世纪 ５０—７０ 年代德国同一系列

国家签署劳工协议，引入了大量的男性劳动力，造成外国移民的性别比例严重失调；但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以后伴随着大量男性劳动力的回迁和家庭团聚政策的实施，许多女性作为家属进入德国，
于是外国移民的性别比例逐渐走向均衡。 就年龄结构而言，居住在德国的外国移民平均年龄是

３７． ６ 岁，劳动力人口占外国移民总数的 ７８％ ，共 ８５７ 万人，且外国移民的年龄结构与本土德国人相

比相对年轻，但也已呈现出老龄化的特征和趋势。
第二，从外国移民的来源国别、在德国的居留时间、地理空间分布和婚姻状况来看，呈现出不同

的社会结构性特征。 从外国移民来源国的国别结构来看，德国的外国移民规模最大的五个国家是：
土耳其、波兰、叙利亚、罗马尼亚、意大利，其中土耳其公民构成了迄今为止德国最大的外国移民群

体，占德国全部外国移民总数的 １３． ４％ 。 外国移民出生地的统计显示，有 ８７． ２％的外国移民在国

外出生。 从居留时间结构来看，外国移民在德国的平均居留时间约为 １２ 年，外国移民的居留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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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国家和地区不同而呈现出结构性差异。 在德国居留 １０ 年以上的外国移民主要来自土耳其、意大

利、希腊、克罗地亚；在德国居留时间不到 ５ 年的外国移民中，主要来自叙利亚、阿富汗。 从地理空

间分布结构来看，绝大多数外国人聚集在德国的西部地区，德国东部地区的外国移民较少，呈现出

显著的地区性差异和国别结构差异。 从婚姻结构来看，单身状态已成为在德国的外国移民最为普

遍的状态，已婚外国移民总量呈现出缓慢下降的趋势。
从外国移民在德国的发展趋势来看，由于德国妇女的综合生育率下降而导致的人口老龄化和

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短缺而急需外国移民，尤其是外国劳动力补充的现实因素、移民历史传统因素、
移民网络链因素及地缘政治因素的综合影响，预计在将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尽管难民危机后德国

的反移民、反难民的右翼民粹主义思潮泛滥①、德国极右翼政党崛起②，但德国政府将继续通过移民

和难民政策引进移民，尤其是劳动适龄人口，来解决劳动力结构性不足和人口老龄化的问题的举措

不会有根本性改变。 因此，在德国的外国人的规模及所占比例将呈现出继续缓慢增长的态势，德国

的族群将日益多元化，德国将越来越成为非传统意义上的现代移民国家。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Ｇｅｒｍａｎ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ａｓ ｏｆ ２０１８，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１０． ９１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ｌｉｖｉｎｇ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ｆｏｒ １３． １％ ｏｆ Ｇｅｒｍａｎｙ’ｓ ｔｏｔ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８３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ｒｉｓｉｎｇ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ｉｒ ｎａｔｕｒ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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